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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学怪才风华正茂地向我们走来。
陆沼言，一颗文学新星正冉冉上升！
其实，陆沼言只是大足区作协一个小会

员，一个高二学生，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小
青年，除了他的老师、同学和家人，很少有人
知道他和他的文学作品。因为，他刚刚起
步，仅仅只是在《中国少年先锋报》《读写坊》
《小作家》《初中生》《初中生文苑》《春晖》《大
足文艺》等报章杂志发表了一些作品。

然而，他起点之高，令我讶然失色！令
多少写作了几十年的人汗颜！

他的文学思想，他的文学世界，他的语
叙方式、语言风格和文采远胜过无数省级作
协会员。一支剑走偏锋的文笔，已然具备了
十分独特的文学个性，正逐渐呈现出初具匠
心独运的言说风格。

我在编审《大足文艺》2017年夏季号时，
第一次接触到他的作品，感到十分惊喜，紧
接着《大足文艺》秋季号就以“首推看台”栏
目隆重推出了他的专辑。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非常自
然地融合在他的创作之中，无论是《鱼背上
的星星》《煦狐传》《再来听你讲故事》等童话
故事，还是《后山》《桥》《我有一壶酒》等现实
主义作品，都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迹；不管
是写妖，或是写人，其题旨的核心指向都是
人性的颂扬；不管是喻指，或是实指，其落脚
点都是真善美的中华优秀传统在人们心底
扎根。

陆沼言，一个略有听障残疾的少年写作
者，如何具备这样大能量的锐意创作，他幼
稚的心灵又怎样承载成人社会诸多的暗疾！

作为一个长辈读者，我只能以几十年风
霜浸淫的老眼光，阅读一部曦光霞彩辉耀的
新篇章。应该说，家庭和社会是他课堂教材
以外的两本课外读物，却在他幼小的心灵留
下了极深极重的阴影，他需要寻求光明，需

要倾诉，需要寄托，于是他面荧屏而思，打开
心闸，心涛情波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现实主
义文字可以一吐为快，那些事，那些想法都
可以毫无保留地滚滚东流去；而倾尽了心底
积郁，生活还是一副老面孔，家庭原来是什
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社会原来是什
么现状，现在还是什么现状，特别是人们在
社会转型期发生思想裂变时遗留下来的那
些与社会蓬勃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
相悖的落后思潮和观念仍在蔓延，不良社会
风尚的现象并未改观。尽管如此，他仍坚持
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文学方向，义无反顾地走
向心中那个光明世界。同时，他惊喜地发
现，浪漫主义文字却可以改变这一切，在浪
漫主义的文字里，什么希望都可以实现，什
么奇迹都会发生，他幼小的心里希望的世界
都会在浪漫主义笔下春光明媚。缘此，他确
定了起步阶段的创作形式和走向，浪漫主义
与现实主义的写作就这样同时出现在陆沼
言的笔下，出现在当下万花筒式的文坛。

这篇短文暂不论及陆沼言作品的艺术
性，只就作品的文学思想试说一二。

在他的童话世界里，煤气泄漏的死亡事
件美得让人心碎；煦狐以加速自己生命消亡
为代价拯救人们晦暗的心灵而又是那么执
着且无怨无悔；乐于助人的小雪人消失时是
那么美丽动人……一个少年的童话世界的
星光闪烁在成人社会的暗夜！

还是让我们一同走进陆沼言的童话世
界吧——

《鱼背上的星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和
悲惨的故事：小镇里一个没有父母的八岁的
小女孩因煤气泄漏而亡。小说的字里行间
没有死亡的字，更无死亡的气息，有的只是
让人欣喜的如梦似幻的优美的语境中语言
舒缓的流动。

“‘跟随亮光的引导穿过光之森林，你就
会找到那条背着星星的鱼。如果你通过了
水精灵的考验，就会得到鱼儿的星星，然后
你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愿望，或者和你爱的
人，在城堡里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每
次虫虫读到这里，都会在脑海里痴痴地幻想
着她和爸爸妈妈重见的美好场景，一个人在
空荡荡的大房间傻笑着。”

“在一个平淡的晚上，虫虫照常拿出了
那本故事书，无意的一瞥，看到窗外有一个
光点。虫虫一下想起了故事里的情节，着急
地打开门追了出去。月光像水一样流进屋
内，软绵绵的，还带着些烤面包的香味。虫
虫迫不及待地向飞走的光点追去。”

悲剧已然发生。一个平淡的晚上，虫虫
在泄漏的煤气中恍如隔世，正急速地向光点
飞去的方向追去（实际上窒息正引导她坠入
死亡的深渊）。而小说却给予了虫虫走向一
个向往的美丽的光明世界，随着森林里背上
有星星的小鱼前去（事实是虫虫继续沉入死
亡深渊的谷底），“虫虫欣喜地伸出手，‘小鱼
啊，请把你的星星送给我吧。’鱼儿仿佛听懂
了她的话，尾巴轻轻地摆动一下，背上的一
个鳞片便化作了一颗明亮的星星轻轻地落
在了虫虫的手中。虫虫紧紧地握住鳞片，闭
上眼睛许下了她一直渴望的愿望，泪水落
下，滴进了池子里。”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就这
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她人生还没来得及绽
放美丽的这个世界。

那些留守儿童，或被弃幼儿，本该属于
他们的欢乐而幸福的时光过早地从他们的
生活中消失。一切都不重要，一切都不奢
求，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与爸爸妈妈在一
起。可是，当下社会那些身边没有父母的儿
童多少个夜晚数着星星到天明，眼望穿，泪
流干。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啊！更何况虫
虫的父母“在她八岁时就离开了，像蒸发掉
的水一样，不会再回来了。”一个孤苦伶仃的
小女孩，就这样凄惨地借助煤气泄漏的“天
赐良机”，“紧紧地握住鳞片，闭上眼睛许下
了她一直渴望的愿望”：与爸爸妈妈团聚。

《再来听你讲故事》，是又一个凄美感人
的故事。小雪人，为了一株向日葵能快乐地
生长在阳光里，他怀抱着小葵奔向阳光。“才
跑十几步，小雪人就想起了，自己不能在阳
光下行动，不然，不然就会像妈妈一样消失
的。他回头看了一眼大榕树，又看着怀里的
小葵，只要他愿意，他还有机会跑回去的。
而到前面向日葵丛的路，显然到达了，就回
不来了。小雪人没有犹豫，向着太阳的方
向，奔跑了起来。跑着跑着，小雪人的腿越
来越短，留下两行水迹，一直没了腿，他就用
头顶着花盆，用手往前爬，一步两步，他的眼
睛，也看不见了。他的身上火热火热的，这
是雪人最讨厌的感觉，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一
件伟大的事。他能感到身上的温暖，从而找
到太阳的方向，慢慢地，慢慢地，冰花盆融化
了，小葵刚好随泥土落在向日葵丛里。小雪
人只剩一个脑袋了，他保持着那永远的微
笑，用那已经失明的双眼看着小葵。‘小葵，
如果可以，我愿意一直为你讲故事，但是你
要好好地活下去呀。’”哪怕他在生命即将消
失的那一刻，他仍在关心着小葵，希望她活
得开心幸福，他深情而依依不舍地“用那已

经失明的双眼看着小葵。‘小葵，如果可以，
我愿意一直为你讲故事，但是你要好好的活
下去呀’”。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伟
大的事”。

再来读一篇寓意深刻更具社会现实意
义的小说《煦狐传》，说的是“上古时期，有一
种妖物，名曰煦耳，又称煦狐”。有这样一只
小煦狐，五百年后他渐渐开始变得虚弱，但
他仍不愿吞食人的元气而让自己长生不老，
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助人类。他看见一个小
男孩为救母亲寻一味叫断肠草的药而坠崖
身亡，“看着男孩的尸体，眼睛大大地睁着，
望向上面的光，透射下来洒在他的身上，手
里还紧紧抓着那株断肠草。我沉默不语，一
个念头在心中生成。我也快死了，不如，就
以加速死亡的代价，救回这个孩子吧。我将
自己的魂魄与妖气全部灌入男孩的身体，这
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又有什么
关系呢。在意识消失的那一瞬间，我笑
了”。小煦狐为了救一个小男孩就这样失去
了知觉，失去了意识，然而长久的黑暗过后，
他突然又活了过来。“在一个山洞里，我重新
修炼了一个肉体。这时我发现，体内的妖
气，似乎不再邪恶，变得有些灵气的感觉，显
然，我获得了多少煦狐都渴望获得的能力：
长生。”多么意外而欣喜不已的千载难逢的
机缘，是多少煦狐梦寐以求而不得的高兴事
啊。“即使如此，我还是高兴不起来，还有太
多人的心等着我去拯救。”是啊，这个社会还
有太多人的心需要去拯救……而小煦狐仍
无怨无悔地一如既往地坚定地一路走去，做
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因为他和小雪人一样

“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作品的结句尤为精彩，寓意极其深刻：

“我是一只妖，我叫陆煦耳。”多么辛辣的讽
刺啊！一只妖都有一颗真善美的心，一生始
终如一地为拯救人心而永不放弃。而我们
人类呢？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人的心呢？
扪心自问吧，连一只妖都不如的人，你的人
生还有意义吗？你也配享受人民的劳动成
果吗？你还有资格和脸面活在这个世界
吗？当下社会那些残存的不良风气，在陆沼
言的童话世界荡然无存。

陆沼言的童话世界充溢着无尽的正能
量，那么，其现实主义作品呢？

《桥》中的母亲，生病后一直想回从教三
十年的乡村小学去看看，带病回校又在学校
去世的过程，恰似真善美的T型台：先是为母
亲回校忙上忙下后为救学生被卷入洪流中
的现任校长、两位女教师面对奔腾咆哮的洪

水吓得面容失色“却仍然死死抓住孩子的
手”，还有那些为实现母亲修复废弃石桥方
便学生上下学的遗愿而从城里自愿赶回乡
村的农民工，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闪耀着中华
优秀传统的光芒。

《我有一壶酒》同样盛满善良、友情相融
一体的人性最根本的元素：两个互不相关的
男女，以各自心里的那份善演绎了人间至醇
的友情。小镇旅馆里，住着一个癌症晚期的
流浪歌手，他为避免家人的辛劳和心碎的伤
感，从上海来到了这里；另一个是为有一个
清静的写作环境而来到这里的女青年，他们
先是由吉他和歌声的噪声引起的不愉快开
始相识，继而互相关切并主动为对方排忧解
难。当歌手张三知道自己生命的大限到来，
便“收拾好了行李，踏上了去看海的旅途”，
并沿着女青年作品中描写的情景去江南看
海和穿旗袍的女子，他每日都给她发回短信
和更新的旅程，并在某天玩笑式地留言说在
某处为她留下了价值连城的纪念品。当“他
终于无法再忍受癌症晚期的痛苦，选择了解
脱。他家人来把他接走了”，青年女作者竟然

“买了去浙江的机票，特地穿着旗袍”重走一
遍张三的旅程。“我顺着他的笔记记录找到了
那家酒馆，趁着周围没人，蹲下扒开了他说的
记号的石板一看，是一瓶红星二锅头。‘有
病。’我笑骂了一句，把酒倒进了江南水里。”

“站起了身子，我听见张三沙哑的歌声
从巷子深处飘出来，像幽幽的酒香。我盯着
小巷深处看了许久，但还是没进去。因为我
知道里面没有海，而张三早就用一条绳子当
了船票，去看他自己的海了。”

多少思想，多少内涵都深蕴其中，包括
那沉重的生活和心情，尾节更是道尽人世沧
桑和对朋友无尽怀念。而呈现这一切内容
的文字却十分轻松自如，甚至连张三终结生
命的方式也表现得非常艺术。

陆沼言小说凄婉动人，文采优美，其结构
布局、创作手法、语言风格、意蕴题旨等文学
技艺全都自然而然地溢出了字里行间。需强
调的是，其文章特别注重起承转合，切入点极
佳，结尾文字轻松愉快、意味深长，且表意含
而不露。这是多少成人作者都难做到的。

我这样肯定一个毫不知名的文学小卒，
肯定会背上瞎吹盲捧的嫌疑。但，我的的确
确是说出了大实话（有作品作证）。也许是
举荐，希望文学事业有更多更年轻的后来
人，也许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走进他的文学
世界，一个真善美的光明世界。陆沼言作品
中的很多事件，以及那些事件的背景都沉重
得让人的心滴血，而所有主人翁的内心都是
光明的，他们的言行都是满满的真善美。

诚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陆沼言，其作
品稍显稚嫩和轻盈，再沉淀一下，假以时日，
笔触定会愈加老练和辛辣，意蕴更厚重，作
品的人道主义精神将会凸显出更加深刻的
社会性！

文学思想闪耀的人性之光
——少年作者陆沼言及其写作

□ 赵历法

陆沼言，笔名陆煦耳，2000年生，中共党员，
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本科生。著有《后山》《小狗欢欢》《鱼背上
的星星》等中短篇小说、散文，发表于《青年
作家》《兰州日报》《少年先锋报》《初中生》

《今日教育·读写舫》等主流报刊杂志。

风揪住树的头发
反复地摇
让它们知道风的厉害
小树林被摇得嗷嗷叫
坚持到最后的一些枯叶
纷纷坠地
有的去向不明
一场雷雨刚走
大风接踵而至
是来打扫战场么
也许还有其他心事
风来得很猛
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
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春已经春得很深了
风带着寒
携着冬的残片
难道想把春刮得反转
倒春寒估计一时半会
成立不了
时令尽管阴晴不定
还是坚定地走向清明
清明就是天清地明
春天已然不可撼动
大风刮得太猛
使出了吃奶的力
我预测最后的结果
风顺手抄走几片落叶
春天恢复平静
一切正常运行
只是这场大风
把自己刮得不知所终

我和先生逛花鸟市场时，买回来一
对珍珠鸟。

以前对珍珠鸟的印象，来自小学语
文课本中作家冯骥才的文章《珍珠鸟》：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
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
跑它。呆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
趴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
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
毛盖住。”文章中由信赖营造的美好境
界让人动容。

先生选了一只白色的，一只灰色
的。两只鸟的嘴唇都红得特别娇艳，不
过只有灰珍珠尾巴上有珍珠似的圆圆
的白点。家里没有冯骥才笔下那“一大
盆异常茂盛的法国吊兰”，但也有花架，
回家后，我们便把鸟笼挂在花架上，花
架旁是一棵栽了多年的幸福树，可以给
笼子遮荫。到了新环境，又由于它们本
来是一种怕人的鸟，我一靠近鸟笼想好
好地观察一番，它们便在笼子里到处飞
逃，仓惶失措得让人怜惜。

没过几天，它们就适应多了，开始
表现出天然的习性。白珍珠是只雌鸟，
活泼好强，最喜欢活动和鸣叫，吃东西
时也经常是它先飞上食盒。灰珍珠是
只雄鸟，稳重谦逊，总是等小白吃了一
会儿再凑上去。平常两只鸟儿紧挨着
站在栖杠上，相依为命的样子。

因为是冬天，我们怕鸟儿们晚上冻
着，一到晚上就把鸟笼提进由露台改造
成的“漏雨斋”。这样放了一段时间后，
出问题了。有一天早晨起来，我发现鸟
笼不在原来的位置，倒在了地上。咦，
昨晚刮大风了吗？再一细看，地上竟然
到处散落有鸟毛。我大吃一惊，把鸟笼
正过来，可怜的灰珍珠尾巴没有了，瑟
瑟发抖。

原来，有猫从“漏雨斋”并不牢固的
顶棚上钻下来，袭击了我们的鸟儿。白
珍珠幸运地躲过了猫爪。遇上猫这样
的庞然大敌，这两只鸟儿的心理阴影面
积该有多大啊。我们对两只鸟儿感到
很歉疚。

第二天晚上，我们把鸟笼挂回了
花架，心想这么高，猫总够不着吧。睡
到半夜，我突然被阳台上的声音惊
醒。莫不是那只猫又来了吧？先生立
即起床，果不其然，那只猫想借助花架

的隔板跳上去，把花盆都打碎了。先生
大为震怒，誓把野猫赶走。野猫被先生
一吓，尖叫了一声就往阳台下跳，火速
逃走了。

“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起了歹猫
心肠’。”我对先生说。

接下来，我们干脆就不给猫任何机
会了——晚上把鸟笼放到了另一间小
屋，罩上了布，把门关了起来。

过后一周，灰珍珠都不怎么吃东
西，精神明显不济。我们担心它还有其
他地方受伤了。但后来灰珍珠慢慢恢
复了正常，而且尾巴上的羽毛居然又长
出来了，同样有珍珠圆点。之前我一直
担心它只能成为难看的秃尾巴鸟了。

白珍珠却在不久后死了。我以为
是冷死的，因为那几天温度真的很低。
但后来我上网无意间看到珍珠鸟会卡
蛋时才恍然大悟，白珍珠可能是卡蛋死
的。它屁股那里红通通的，像肿起来的
样子。但我们没有经验，不明所以，把
它的症状忽略了。

灰珍珠形单影只了。先生又去买
了一只白色的雌鸟来跟它做伴。最开
始两只鸟不熟，吃玩都不到一起，这样
的相处困境竟然跟人类相似，不由有些
唏嘘。

后来的这只白鸟我称为新小白。
眼见两只鸟儿又亲密起来，新小白却在
一个下午飞走了。我忘关鸟笼的门，新
小白飞了出去，我想把它哄回来，它却
接连后退，直至从阳台的玻璃窗飞到了
阳台对面一棵树的浓荫之中，再也没飞
回来。它和我之间终究还没建立信
赖。见它如此渴望自由，我对先生说干
脆把灰珍珠也放了，于是把鸟笼打开，
灰珍珠却固守鸟笼，不为所动。先生说
珍珠鸟飞出去很难生存，上网一查，果
然如此，珍珠鸟在外不仅难以觅食，而
且因体形弱小，麻雀会欺负它。想到小
区里那些到处飞的肥滚滚的麻雀，又开
始心疼起那只出走的新小白。

先生又买回来一只新新小白。这
只新新小白不再是纯白，背上全是珍
珠圆点，它倒像是只“社牛”，很快和
灰珍珠熟络了起来。希望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们之间也能建立信赖。但信
赖如此珍贵且难得，我既期翼，又有些
怅然。

我一直觉得，伏天于我家来说，就像个动词。
进伏后，天气要热许多，连阴雨也基本结

束，母亲说她要忙着晒伏了。
衣柜里的被子和衣服，都拿出来洗干净，

然后放太阳底下暴晒。木箱里还有没穿过的
布鞋，那是母亲年轻时做的，还纳了许多鞋
垫。平时舍不得穿，码在木箱里，加几颗樟脑
丸，放了一年又一年。那是母亲的心爱之物，
每年伏天都要过细地晒晒。尽管留有岁月
的痕迹，但依然感觉很新。白色的鞋底，黑
色的鞋面，密密缝进的都是爱的记忆。除了
衣物外，母亲还喜欢在伏天晒干货。端午节
摘的艾叶，拿出来再晒一个太阳，密封好放
塑料袋里，可以保存好久，随时需要随时拿
出来泡。苦瓜干、金银花茶，还有蒲公英等
等，晒晒太阳通通风，直到冬天还是新鲜

的。母亲戴着草帽，在院子里晒这晒那，各
种东西轮流上场，真有“你方晒罢我登场”的
感觉。

父亲喜欢侍弄庄稼，种什么收什么，是种
庄稼的一把好手。他的经验就是“人勤地不
懒”，即使伏天也是如此。油麻地是父亲最喜
欢去的地方，他说伏天正是油麻疯长的时候，
锄一次草，第二天就能多长几片叶。那油麻
都是父亲每天看着长大的，直到密密麻麻一
大片，下不了锄父亲就不再锄草了。“芝麻开
花节节高，我们的日子也像芝麻一样，越过越
好。”这是父亲常常说的话，每年的油麻，都被
他种成了花。棉田也是父亲喜欢转悠的地
方，特别是花开结棉铃时。这时父亲往往戴
着草帽，拿着剪刀，一棵棵给棉花整枝了。整
过枝的棉田，不仅通风，而且保证了营养，棉

铃也越结越大。水稻田偶尔去转转，看看田里
是否有水，秧苗上是否长虫。现在都用上了灌
溉系统，要水了把阀门打开就是。“别嫌伏天
热，天越热庄稼长得越快呢。”这也是父亲的经
验之谈，那些庄稼，都在一阵阵热浪里，蓬勃生
长着。

每年的伏天，我喜欢晒书。那些书都是
往年伏天晒过的，一年没见过太阳了，正好搬
出来晒晒。竹床搬出来，椅子排成排，然后把
书小心地摊放在上面。由于年年伏天晒书，
那些藏书基本没被虫子损坏，也没有受潮，干
干爽爽的。晒书后，把所有的书都整理一番，
发现许多书没读过。于是，列出新的读书清
单，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加餐”。

以自己的方式进伏，在伏天做自己喜欢的
事，也是人生的福气。

我拼命忘掉众多失语的夜晚
香烟一支一支被点燃
又一次一次被熄灭
烟灰缸很挤
像满地的影子和碎片

我知道这样爱你不对
一切都没有永远
总有一些痛从岁月的缝隙渗入
淹没我的无可依靠

我哭不出声来
呜咽像粉白的花骨
一次次散去
又一次次回来
我不呼救
我默默向下
直到成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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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鸟
□ 孔秀英（重庆）

以自己的方式进伏
□ 赵自力（湖北）

□ 红线女（重庆）


